死裡偷生後的信主重生
楊慶恩

    1957年於屏東縣內的某個農村早晨，雞鳴狗叫如鑼鼓聲般響徹雲霄，老母親43歲那年，不小心生下一個未來歸屬、順服上帝座下的小羊羔，就是我楊慶恩。感謝主。
    金黃色的稻穗，綠茵茵的甘蔗、香蕉園，更襯托出農村的美，田間小溪的潺潺水流聲，如黃鶯出谷般；溪水清澈可見溪中長滿青苔的石頭，而為了吃溪中青苔的魚、蝦，也是我偷偷的利用農閒到溪中捕捉牠們來犒賞自己的佳餚。我出生於鄉下的農村，老父親老母親也夠響應當時臺灣政府〝增產報國〞的口號，也因此在我上頭有六位姊姊、兩位哥哥，我排行老九，老么是也。吆喝弟妹的權利，也就此被老母親給終結了。
    農村生活，家裡種植水稻、香蕉、菸草、玉米、地瓜、紅黃綠豆、果樹…等，還畜養豬、牛、羊…等，只要能賣錢的，老母親都不放過，就連雞、鴨、鵝也養。(想吃雞肉，就得等舅舅、親戚來，老母親才捨得殺雞宰鴨) ，想想老母親有光〝存〞而〝不花〞錢的僻好。
    也因如是般的農村小孩，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是我主要的功課，上學變成了次要的功課，回想童年每逢週末、禮拜天及每年的寒暑假，都是鍛練身體下田工作的日子。有時，等到下雨天，心想可以跟村裡的小朋友玩跳方格子、彈珠、甩陀螺，沒想到老母親又說：「老么，今天下雨天穿雨衣(棕毛做的簑衣)到村外的田梗放牛吃草去。」想了又想，一句話也不敢頂，只覺得老母親真會照顧她小兒子。當時老母親的話如聖旨，我也只能唯命是從。
    時間總是會過，我也跟著長大，如此農忙的日子，也隨著我考上高雄工業學校而暫時劃下休止符。學校開學，我也安心在高雄上學，心裡想：總算脫離鄉下的農村生活，週末、禮拜天、寒暑假可以跟同學把以前的假日玩回來，怎奈事與願違，晴天還下雨！老母親在我離家到高雄上學的前夕，當著我面說：「老么，在高雄讀書要認真，不可以交壞朋友…，我與你老爸從小家境清寒，丁字不識，你要多念點書，將來可以出頭天，(心想：念再多的書，還不是要回家種田)，家裡種田，賺錢不容易，你在高雄要節儉點。(心又想：你們兩老以前清貧，沒錢，節儉，凡事摳點無所謂，現在我們家已是小康，為什麼還要那麼摳，只是想在心裡，不敢回應老母親。)」我回答說：「喔，知道啦。」(那時的心情，只要能快點離開農村，我什麼都說好) ，接著，老母親又說：「老么，雖然你在高雄念書，但每逢週末、禮拜天、寒暑假都要回鄉下幫忙種田！」各位教會的弟兄姊妹，當然你們不知道，我的老母親在我心中，她的話如聖旨，我從不敢說〝不〞。還是乖乖的說：「喔，知道啦！」
往後的日子，我雖然人在高雄讀書，但每逢週末、禮拜天、寒暑假都必須回里港鄉下種田，聞聞家鄉的泥土味，說來也是當然，家鄉農作物多，幫忙下田稙秧也是應該。最不〝當然〞與〝應該〞是老母親是家裡總掌櫃，每日斗金般進帳，最最令我難忘及回憶是：村裡有一天來個賣零食的，一邊騎著裝滿零食的腳踏車；一邊搖著發出敲擊聲的鐵罐子，口中吆喝：「賣零食喔…。」我不經意的說：「阿母，給我兩毛錢。」老母親說：「要兩毛錢做什麼？」我當然說：「買〝柑仔糖〞(紅白兩邊，圓型的含在口中甜甜的，當時一毛錢兩顆。)」老母親回答說：「一毛錢就夠了！」各位弟兄姊妹，我老母親雖不識字，但算盤總是背在身上，我也倔了點，一毛錢不要了。(老母親雖然很摳，但也不佔人便宜，很守法。)老母親她會算，不如我會算！趁她不注意，我自己生火熬煮糖水喝個夠(比買糖果的錢還多)。
就因老父親老母親都不識字，所以我也很認真的讀書來滿足他們，也因此只要是學業上、身體上，她老人家一概沒有預算，也因此我在上學期間，參考書買了數百本(其實沒半本)，牙痛了幾十次，零用錢從沒缺過，沒辦法！善意的撒謊是為了尊重老母親。(54年來牙齒從沒痛過，感謝主！)
1980年服完兵役返鄉，六位姊姊兩個哥哥也都陸續結婚，心想這下子完了，九個姊兄弟只剩我一個留在家裡，老父親老母親早已布下天羅地網，希望我在農村找個媳婦，好好在家裡幫忙種田，但經我幾日跟老父親商量(老父親好面子，喜交朋友)：「您倆老身體還硬朗，老么到高雄找工作，或許能遇貴人相助找到理想的工作，那你們倆老種田有收入，我也可以每月寄錢回家，增加你們的收入，如果沒有找到好的工作，我就專心回鄉下種田。」他們倆老竟然信以為真，答應了！
接著我就到高雄，經友人介紹，在東元馬達高雄總代理這家公司任職搬貨、送貨、打雜…。當時月薪4500元，又剛娶了老婆，小倆口雖可以住在高雄，但每逢例假日都得回里港鄉下的土庫看望他們。(此盟約直到他們兩位老人家陸續安息，此盟約才自動解除。)上班後的第一個禮拜天依約回鄉下，依然對著老母親說：「在高雄真的貴人相助，每月薪資加獎金，數目可觀，我每個月可拿5000元給他們倆老。」這下可好！樂的是老父母親，憂的是我倆夫妻，每月需上繳5000元，也因事實感動資深的同事，他出面幫我背書起個互助會給我，也因此才能暫渡難關。又因我上班，總是早到晚回，工作不分你我他的從早做到晚的工作態度，巧遇當時正紅的營建業高層提拔，從此也穩定了當時的生活。
我個性好大喜功，凡事報喜不報憂，好面子，又爭強好勝，不服輸，又事事沙文，主觀，但面對老父母親，不管他們對或錯，我總言聽計從，也因老母親逮著我凡事順從他們的個性，除了例假日一定要回鄉下，有時她老人家不分青紅皂白，也不問事情緣由，只要一通電話到公司，印象當中好像都要馬上開車回里港，見了老母親先跪下再說(回想當時，在老媽面前下跪已是副業)，直到老母親說：「起來啦，沒事了，以後不能如此這般這般…。」然後才敢開車回高雄。
回想老父親享年86歲，老母親享年92歲，在他們晚年的前10年左右，身心總是會違和，但沒什麼重大疾病，請他們到高雄來住，倆老不習慣都市生活，已習慣鄉下的四合院，如此一來真夠考驗我的，不管在臺灣，公務在國外，每當深夜的B.B.CALL或電話聲響起，都會讓我心驚膽跳，一句「老母親病了。」我當時如果在臺灣，不管夜有多深，路有多黑，馬上開車回鄉下(當時尚無南二高)；如在國外，只差沒馬上包機回國，如是般的考驗也持續進行中。(信愛教會的弟兄姊妹們，請注意，殊不知這時候，第一階段的情緒壓力已壓抑住，輕微憂慮已入侵。)
初生之犢不怕虎，服完兵役，社會經驗幾近空白，但因屬性喜歡交朋友，好的壞的，黑的白的都有交往，加上生平什麼事都不怕，只怕朋友大家在一起有那個人不開心，不快樂，事事寧可自己吃虧，也不佔朋友便宜，再苦再累總是不形於色，諸事笑臉迎人，從不把內心的種種跟朋友分享，也不把公事帶回家，下班回家最怕晚上電話響，全身緊張，一定是老父親或老母親生病，又得馬上回鄉下接他們倆老來高雄長庚醫院。(情緒壓力第二階段入侵。)
事情發生了！(累積上述幾階段情緒的壓抑。)
1998年的仲夏，我老父親走完了人生歲月，接著周邊的一些好友不是癌症，就是拿走不該拿的錢，再加上工作常需要國內外奔走，應酬交際，〝它〞真的悄悄的，連招呼也沒打，偷偷的走進我內心深處。〝它〞就是〝憂鬱症〞，人稱〝白色殺手〞。我開始把自己封閉起來，七情六慾也沒了，茶不喝，飯不吃，不喜歡說話，也不想接待朋友，整天焦慮不安，急躁，六神無主，到了晚上也無法入眠，有時電視看了一個晚上，也不知電視在演什麼東東，隔天早上依然到公司上班，那時候不管家人、公司同事、朋友都不知我到底怎麼了，我也用僅存的意志力，裝成什麼事也沒有，硬撐著。如是般的日子，幾乎近瘋狂，甚至有輕生念頭，想要終結生命，在近一年的日子，幾乎靠吃安眠藥在偷生茍活(那時還不知已患憂鬱症。)
事情又再次發生，只差這次有敲門！

有一天早上，我公司的財務經理桂淑芬姊妹，拿了一張半版的新聞報紙，斗大的字清楚寫著：〝如果以上三項符合，就表示你已經得了憂鬱症！〞我再仔細看，總共十項：焦慮、不安、急躁、注意力不能集中、失眠…。第十項是有自殺念頭，也就是〝重憂鬱症〞。真的比中樂透還幸運，報紙裡頭的十個項目，我全包了。

當然啦，隔天早上到了高雄醫學院掛號看診，經精神科門診醫生面談諮商，再經主治醫師王興耀確認，在病歷上〝呯〞一聲的蓋上如玉璽般的紅色大印「重憂鬱患者」，也因有了這張高雄醫學院的認證及主治醫師王興耀的診斷書，在後來的歲月非但沒得到醫治，結果反而是意外險不能隨便買(因重憂鬱症患者，隨時會自殺)。
經幾個月的吃藥治療，其結果還是報紙上那十大罪狀始終跟著我…。接下來的日子，也因小時候跟著老母親，一下子看她到媽祖廟(里港)燒香拜拜，一下又唸阿彌陀佛，如此一來我真的不知道是信〝道教〞或〝佛教〞，但小時候經常跟老母親到里港媽祖廟燒香拜拜，所以我應該是道教徒。回想沒得憂鬱症前，因緣際會有幸與寺廟的方丈、住持大師，有時秉燭通宵請教佛經道理(以前很喜歡看佛經)，適當時機也跟好朋友拿點錢助印佛經(道德經、心經實義、水果大師廣欽上人傳等等)。當時想，管他的，只要能教人做好事，存好心，說好話的書刊，我們都印了好多好多，供人免費取閱。
話說至此，如是般行屍走肉的日子，也因我以前個性關係(會做錯事，絕不做壞事)，特喜歡廣交朋友，在各方朋友得知我得重憂鬱症，大家都跑來關心。接下來被好朋友關心這幾年，從臺灣恆春到基隆，東勢到花蓮，不管中醫、西醫、氣功療法、電療、抄寫佛經(地藏王菩薩本願經上、中、下三卷，計一萬八千字)數次、打坐、閉關自修、民間占卜問卦…，光是符水就喝了不少；到寺廟問仙姑、神童(都要等到晚上，甚至凌晨2、3點)，有一間寺廟仙姑還說，有個女鬼喜歡上我，因我是道教徒，想纏著我的身體投胎轉世，仙姑要我到位於左營的蓮池潭閻王殿為這女鬼燒香祭拜數日即可痊癒，其結果當然不是如仙姑所言。在臺灣已經東南西北跑遍，接下來日本、北京，就差沒去了月球。日子還是靠鎮靜藥物在過，回想當時只要藥效沒了，眼睛一亮，又開始焦慮、不安、急躁…，就這樣活了八年。
信愛教會的弟兄姊妹們！這次上帝看時機成熟，按捺不住撒但對我如此長期摧殘，囑咐信主已幾十年的淑芬姊妹來啟發眷顧我。

大約2000年，又是一天早上，淑芬姊妹看我每天行屍走肉，要死不活的到公司來，總是躲在公司後一間小房間，茶飯不思，比宅男還宅男，關累了就吃鎮靜藥睡覺，好朋友來訪我還大發脾氣，淑芬姊妹是虔誠基督教徒，她看我過此種生活如人間地獄，長期下去也不是辦法，致使她花錢買了一本精裝的聖經故事書給我看，說來不是奇怪，而是上帝引領與眷顧，我竟然能平心靜氣，意識集中，才幾天就把聖經故事書看完。看完聖經故事書之後，重憂鬱症如詩人般的固執緊咬著我不放，整日還是焦慮、不安、急躁…等，接著經淑芬姊妹介紹，相識了牧恩教會的牧師李元凱先生，李牧師也曾數次在我憂症發作，為我按手禱告求主賜平安，有時我人在外地，當憂症再犯時，李牧師元凱先生依然在電話中用他鏗鏘有力的言詞為我禱告主賜平安。回想每次李牧師為我禱告時，我已都能短暫的心情平和，過不了幾日，還是依然故我，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接著又經朋友介紹認識教會的穆慶安弟兄，當時我本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情，致電給慶安弟兄(他是精通經脈針灸的中醫師)，請教他是否能透過針灸而醫治重憂鬱症，當然慶安弟兄也很虔誠，語帶鼓勵又很平和的跟我說：「你約個時間到我這裡來看看，應該有機會可以治療。」就這麼一句話，我整個人又活了過來。接著而來的一百多天的針灸，加上慶安弟兄用《詩篇》與我分享，總算重憂鬱症被慶安弟兄的針灸控制下來…。心又想：每天靠針灸生活，終究不是辦法。停了針灸，重憂鬱症依然常伴我左右，我也順其〝不自然〞的讓憂症跟著生活。在家裡苦了太太、女兒，我老是半夜不睡覺，有時因吃安眠藥，半夜上廁所，因藥性發作，頭暈暈的經常跌倒在地上，驚醒了太太與兩個女兒，有時半夜趁她們母女熟睡，自己偷偷坐電梯到12樓頂樓陽臺，想跳又怕白髮人送黑髮人(當時老母親還健在)，不跳又生不如死。以前沒患憂症前，最喜歡在台北讀書的兩個女兒回高雄一家團聚，當憂症纏身後，連她們母女在客廳喝茶，我都看不順眼，為什麼她們能如此聊天，我卻情緒煩悶。每每到了例假日不用上班，整天在家，做任何事都心煩意亂，終日靠吃安眠藥渡過每個例假日。回想過去的歲月，憂症纏身已夠累了，公司、老家、大陸還有很多事要打理，坦白說那時的精神幾乎近崩潰(只差沒瘋了)，已失去應對事務，處理公司事務等種種能力，整天焦慮、不安、急躁、魂不守舍…。八年來，我活得生不如死。
改變我一生的事又發生了。

淑芬姊妹看我好像沒好轉，甚至每況愈下，上班時間老是一個人緊閉房門，不接任何電話，後來上帝又差特派員淑芬姊妹拿了一本有A4大的聖經給我，接著說：「楊先生，與其要如此過日子，倒不如看看聖經，就像你以前看聖經故事書那樣，能看多少章節算多少。」接過聖經的我，打開聖經，首先看到《創世記》三個字，往下第一章的內容，心又開始煩悶、不安、精神不集中，以致無法繼續閱覽下去，但心想淑芬姊妹一家篤信虔誠信靠上帝，致淑芬姊妹一家大小平安，尤其是桂媽媽吳阿慎姊妹更是基督徒中的基督徒，凡事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心又再想：聖經是全宇宙人類的經典，修身、齊家、治國、安天下都得靠這本經書，想到這裡，隨意拿起慣用的鋼筆，打了通電話請教牧恩教會李牧師，我想抄寫聖經，應從那裡開始抄寫，對我憂症比較有幫忙！李牧師元凱先生有點訝異的對我說：「楊大哥，你如果真的想抄，就從《撒母耳記上》開始抄起。」當時，我言聽計從，才幾天就抄完《撒母耳記上、下》，感謝上帝對我的眷顧與保守，我竟能平心靜氣，心也不焦急，精神也能集中的，安安靜靜的在辦公室一字一字的抄完聖經《撒母耳記上、下》，當然啦！既能平心靜氣抄完聖經，就表示能集中精神看聖經裡的每個字。(意識到上帝已經開始透過聖靈在醫治我的〝憂症〞，所以上帝先讓我能〝靜〞下來，(《荒漠甘泉》2月10日明載，〝靜〞比動更費力，〝靜〞是力的最高效能。) 接下來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開聖經一直抄寫，也在抄寫過程中，我已深深感覺到，我好像把以前的楊慶恩給找回來，整個人都充滿喜樂，訪客也能接待，公公私私的事也都想去處理，〝活下來真好〞的念頭戰勝了〝自殺〞的念頭，每天平安喜樂的新生活，新生命又燃起，致使我只要沒公務，唯一興趣就是抄寫聖經，當時我也感受到上帝是愛全人類，雖然我不是基督徒，上帝仍然眷顧我保守我，感謝主。也因上帝給了我靜下來的能力，所以我能每天擁抱大自然的美，每天不斷的抄寫聖經，接著又打電話給李牧師，告訴他《撒母耳記上、下》已抄寫完了，該抄那一卷書。李牧師真的很訝異：「楊大哥，你真的抄完《撒母耳記上、下》。」我說：「對啊！」接著李牧師又建議我抄寫《約拿記》(以此類推)…等。如此每天抄寫聖經，每天也過得很開心，日子也慢慢正常。
事情又來了。因每天長時間在抄寫聖經，導致手指、手肘、肩膀酸痛，我就找醫生打針吃藥，好了兩天，此毛病又來；我又找醫生打針吃藥，過了兩天藥效沒了，酸痛毛病又來。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就心裡跟上帝說：「上帝啊！上帝啊！幫人幫到底。如果上帝是要藉著我抄寫聖經來醫治我的重憂鬱症及寬恕我過去種種的罪，請上帝不要再讓我手指、手肘、肩膀再酸痛！否則我寧可再患憂症，從此不再抄寫聖經。」上帝又顯神力，打從跟上帝說過別再讓我酸痛的那一天開始，手指、手肘、肩膀如鋼鐵般的壯，也因上帝賜福，讓我能在公忙之餘，歷時近三年，抄寫完整本聖經新舊約的手抄本 (新舊約壹佰多萬個字) 。至今手指、手肘、肩膀未曾酸痛過，我也跟上帝禱告說：「抄寫聖經，分享聖靈，我會一直抄寫第二本、第三本……至安息那天。」
2007年4月15日，老我的楊慶恩已死透，在信愛教會杜長老榮華先生按頭之下正式洗禮，新的生命也從此開始，我真心誠意的歸順在上帝名下，洗禮後的每星期天的敬拜主，真的好感謝主。家人、家族從不能接受也不能理解為什麼我要信主，為什麼要每個星期天早上到教會敬拜主，竟然在短短幾個月後有了180度的轉變，只要每逢禮拜天，我老婆都會推掉家族的聚會，讓我安心到信愛教會敬拜讚美主。我也深信很快的將來，我的家人、好友都會順服宇宙的主宰，生命的源頭就是上帝。
2007年4月15日我受洗日，藉著受洗時聖靈特別關照，經跟上帝禱告也戒掉為時35年的菸癮！經歷抄寫聖經、杜長老按頭洗禮、禮拜天敬拜主，每天都過得很喜樂很平安，憂症也從此不敢隨時來訪，感謝主。

再次
感謝上帝給我正常、健康的人生；

感謝太太、家人在我憂症期間耐心照顧；

感謝淑芬姊妹及牧恩教會李牧師元凱先生，他們引領及啟發我順服了上帝；

感謝慶安弟兄在我憂症復發時，及時針灸控制情緒。
感謝淑芬姊妹的媽媽桂吳阿慎姊妹(在愛群教會聚會)，十多年來不斷為我禱告；

10000個感謝也難以表達！上帝在我抄寫聖經、洗禮的過程中，不用每天吃抗憂鬱症的藥(吃了近八年)，公公私私的事也都能冷靜面對處理，終日平安喜樂，嶄新的人生也由此開始！
    在此我願與全地球人類的憂躁症患者相互勉勵與分享，當您或是週遭的親友在無可奈何下得了憂躁症時，切記！先別慌，也別怕，先冷靜下來，跟這位主宰整個宇宙人類的上帝，誠心誠意地(誠則靈)向上帝要智慧，切勿要聰明，因聰明只能給您財富，反之傾家蕩產，但智慧可以給您有個好的生活(生存容易生活難)。更何況跟上帝要了智慧以後，對己時時知足，對人處處寬容，這豈不是天天喜樂活下來的好方法嗎？當然啦，憂躁症患者也因我們得到上帝的智慧，從此我們就跟憂躁症說再見，bye-bye！
    抄寫聖經至洗禮信主，歷經5年，以下是我按著聖經所說，以下這5年內，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神蹟見證：

一、抄寫聖經的過程中，原本每天都要三餐吃鎮靜藥過日且每天想自殺的重憂鬱症，竟在抄寫聖經時幾乎完全被治好，現在已很少吃藥了。
二、抄寫聖經的過程中，手指、手肘、肩膀酸痛，經向上帝祈求禱告醫治，至今已有5年，手指、手肘、肩膀從沒酸痛過(現在還是幾乎每天抄寫聖經分享聖靈)。

三、在信愛教會，經杜長老按頭洗禮之際，向上帝禱告戒菸，隔天馬上不想抽菸，戒掉為時35年的菸癮。

四、徹底改變以前主觀、爭強好勝、事事不服輸、凡事求完美…等個性，如今只知道跟上帝虔誠的要〝智慧〞，如禱告真誠，一定能對己知足，對別人處處寬容(相等於饒恕自己)，天天平安喜樂。

回憶上述的神蹟見證，體悟出信靠上帝的法門，凡事心誠則靈，盡量做到心口合一，言行一致，萬事將亨通，在此我願意與信愛教會的弟兄姊妹們互相勉勵與分享，善用時間〝看〞〝讀〞〝寫〞聖經，一章一節仔細的，誠心的去看去做，當然啦，上帝是萬能的神，只要能〝表裏〞盡量〝一致〞，上帝會打開天窗，傾倒很多我們該得而得的禮物，然後終日平安喜樂相隨。
    總結：信主就應恪守聖經基本要則，每月當納十一奉獻。我抄寫聖經，信主後體會出上帝教會了我如何釣到魚來吃，並沒有教我怎麼吃魚，否則等魚吃光就不會釣魚了。正如，壓死我的最後一根稻草(重憂鬱症)，也因我天天抄寫聖經，且信靠了上帝，適時也誠心邀請上帝當公司的董事長，家庭的家長，個人的主人，從此諸事順心順意，最後這根想壓死我的稻草(重憂鬱症)，也隨之化為灰燼。楊弟兄在此再次與信愛教會眾弟兄姊妹們共勉勵共分享，抄寫聖經5年，已在抄寫第二版，至今還是每天利用時間在抄寫聖經，因為此〝曠世經典〞裡頭的每章每節都是〝治病〞〝安家〞〝平天下〞〝做大事〞的處方良藥。感謝上帝，阿們！
附註：
為時歷經八年的重憂鬱症纏身，患病期間，生不如死，天天焦慮，急躁不安，時常心生〝自殺〞念頭，有幸蒙上帝賜福于操練抄寫聖經的期間，後經洗禮，至今已得上帝醫治。以上的〝神蹟見證〞分享，是在連續六個小時，幾乎沒休息的情形下，下筆有如神助，如行雲流水般的一氣呵成，感謝上帝為我預備精神。我個人也隨時歡迎憂躁症患者及家屬，來電信愛教會陽光小組(憂症小組)團療，個人也會盡其心力幫助憂躁症患者，走出陰霾，步入陽光。
2009年7月18日    信徒 楊慶恩見證
